
老孟 ，你 真 是……
杨青 峰

老孟 ，你真 是……
建国 前 你 就 参 加 了 革 命 工

作，与 笔 杆 子 打 了 40多 年 的 交
道，担任过秘书 、办 公室 主任 、
宣传 部 长 ，因 患严重颈椎病 不得
不提 前 2年 离开 工 作 岗 位。10年
来，你拖 着 行动不便的腿 ，吊一
只不听 使唤的胳膊 ，每天早晨和傍晚 由 老伴 、女 儿
扶着 去河边 散步 ，活动筋骨 ，吸吸新鲜空 气 。不久
前，厂 里跟 西安一家 医院联 系 ，打算给你做手术治
疗，你却说：“算 了 ，已 快70岁 的人 了 ，给厂 里不
增加麻 烦了 。由 着它 （病 ）发展 去 ，倒 下 去 了 也就
到头了。”稍顷 ，你又轻松幽默地 说：“可眼下还
不至 于 如此呢！”

老孟 ，你真 是……
50年 代初 ，你就在地委 当 秘书 ，整天写个 文件

呀，整理个材料 呀 ，给 领导准 备 个讲话呀 ，人称你
“ 一枝 笔”。当 这位领 导调省上 工 作想要你 一起 去

的时候 ，你却要 求到基 层 去做点具体事情 ，于是 ，
才到 了 工 厂 先 当 办公室主任 ，再 当 宣传部长 ，一干
就是28年。80年 代 初 ，省 上 这 位 领 导 到 宝 鸡 看 望
你，知你是个科级 干部 ，家庭 住宿 条件 简陋 ，提 出
要给市 上 、厂 里做做工 作 ，给你个县级领导职 务 。
你却 说：“不客 气 ，你现在 身 居 高位 ，相信你能 帮
上忙 。可你帮了 忙 ，我却被人骂 为 ‘攀 上’、‘沾
光’、‘走 门 子’。岂 不 闻 古 人 云：‘栖 守 道 德
者，寂 寞 一时 ；依附权势 者 ，凄凉万 古’。再说 ，
你管 的 事 情 多 ，想 的 全 省 事 ，我 也 不 愿 打 扰 你
呀！”你想用 好一点 饭菜招待老领导 ，老领导提 出
只吃 “搅 团 ”或 玉米糁子 。可见 ，老领导还是蛮 重
感情的嘛 ！

老孟 ，你真 是……
你在 工 厂 算是老 资格 了 ，经 你介绍入党 的 ，有

的到 兄 弟 单 位 任 党 委 书 记 ，有 的 还 当 上 了 市 级 领
导，现任的 厂 级领导 中 ，有两 名 就在你手下 当 过干
事，是你介绍 入党提干 的 。他们青云 直 上 ，好不 风
光，你却40年 一 贯制 。那位副市长每年 至少 上 门 看
你3次 ，春 节 、端 午 、中 秋 节必 到家 里作客 ，曾 经

想给 你一个市级部门 去 当 领 导 ，作为对你的 回报 ，而
且已做 好一 切工 作 ，只 等 发 调令 。你笑着 说：“咱 不
是那料 ，难 为你了 。再说 ，人家 知道我是靠你这 个后
台调 去 的 ，我心里才 不是滋味里！”副市长见你如 此

“ 愚 顽不化”，无 可奈何地说：“我 当 市委常 委 、副
市长 ，找 上 门 来 的事多得办不完 ，给 多 少人办了 多 少
事也 说 不 清 了 。就 是 没 为 你 办 一 件 事 心 里 过 不 去
呀！”你 还 是 铁 石 心 肠 ，不 动 声 色 ，连 说：“没 有
啥，没有啥”。那位厂 里 的 副 书 记 ，也没少问过 你的
困难 ，你都没提过一次 要求 。那位到别 的 单位担任党
委书 记 的 老部 下 ，从学校分到厂子 ，是你手把手指导
他写 材 料 、写 报 道 的 ，是 你 介 绍 他 人 党 并推 荐 提拔
的。人家 想帮忙给你安排一个孩子 的 工作 ，
你谢绝 了 ，说：“娃们要靠 自 己 闯哩 ，凭关
系找好 单 位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。”

老孟 ，你真是……
已经 辛 苦一辈子 了 ，还是那样的 艰苦朴

素。仅看你一 身 穿 戴 ，便可略 见一斑 。一年
四季 ，大 多 时 穿 一 件 褪 了 色 的 中 山 装 。夏
天，或 穿 圆 领衬衫 ，或穿极平常的 衬衣 ，一
双旧 布鞋 ，一顶 白 草帽 ，出 人在家属 区 ，与
穿着 人 时 的 同 龄 人 形 成 鲜 明 的 对 照。4个 儿
女知 道你得的慢性病 ，十分顽固 难治 ，许 多
都是 自 费药品 ，自 愿掏钱让你买 药买 衣服 ，
谁的 你都不要 ，一件衣服 也不要 。就凭着和
老伴的 退休 费过着俭朴的 生 活 ，像你经常说
的：“做平常 人 ，过平常 日 子。”倒 是 儿女
们要扶你出 外散步 ，你从未拒绝过 ，才使 他
们的 心情宽 慰一些 ，才有 了 每天早 、晚 争着
照管 你的情形 。似乎天伦之 乐 才得 以 告慰你
的心 灵 ，让生活充 满乐趣。

老孟 ，你真是……
漫长 的 与疾病 做斗争的过程 ，

都未 使你心灰意冷 ，扔 下你一生 的
“ 伴侣”——笔杆子 。几年 来 ，你

拖着一 只 不大 灵 便 的手 ；挣挣扎扎
写出 一 部长达30万字 的著 作 《饮 食
文化与 保健》。你翻 了 多 少 资 料 ，

积累 了 多 少材料 ，谁 说得情 ；你忍受 了 多 少病痛 ，
克服 了 多 少 困 难 ，只有 你心里明 白 ，因 为结 合你 自
己亲 身 实践和 领悟 ，加 以研究提高 写成的 ，有关专
家对此书表 示赞赏 。你只 说：“这 只能是让 后人 从
中得到些 启 发和受用 就心满意 足了 。我 自 己 能用 几
年呢！”所 以透过这本 书 ，不仅读到 的是文化 、是
知识 ，更 重要的 是意志 ，是精神 ，是 人格！

老孟 ，我 没 有埋怨你的 意思 ，也 无有赞扬你的
意思 ，只 是真实地记录下 你讲给我的这些故事 。你
说：“我不 会 干事 ，一 辈 子 干 了 个 没 出 息。”我却
不以 为 然 ，因 为这些事 会让人联想到很 多 很 多 。对
照世情 世风 ，实在 是一面 很好的镜子呢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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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世 间 有 些 事 确 实 让 人 糊 涂 。譬
如个 人 私 生 活 吧 ，原 不 该 招 摇过 市 、
广而 告 之 ，法 律 也 给 予 “隐 ”的 权
利。然 而 一 面 是 各 处 公 堂 在 为 名 誉

权、隐 私 权 的 被 侵 犯 争 得 口 舌 流 血 ；
一面 又 有 人 擎 了 自 己 的 隐 私 凛 凛 然 洋
洋然 标 价 出 售 ，大 炒 大 卖 ，令 出 版 商
们忙 得 屁颠颠 的 。

甜头 尝 足 了 的 ，自 然 是 那 位从 电

影圈 和 房 地 产 业 中 升 腾 起 来 的 亿 万 富
妞。她 那 木 《我 的 自 白 录 》还 在 肚 子
里，就 能 拿 到 百 万 元 酬 金 。重 金 催 产
的结 果 ，是 她 翻 箱 倒 柜把如何 下 放 入
伍、演 戏 出 名 ，以 及 怎 样 走 穴 逃 税 、
偷情 幽 会 、结 合 离 异 等 公 私 生 活 抖 落
出来——当 然 不 会 是 全 部 ，而 且 经 过
了粉 饰 。书 成 之 后 又 四 处 签 名 兜 售 ，
闹得 沸 沸 扬 扬 。

既然 隐 私 也 能 当 商 品 ，而 且 能 卖
出天 价 ，岂 有 不 仿 而 效 之 、让 财运脱
逃之 理 。于 是 大 明 星 先 前 的 情 人 ，某
导演 按捺 不 住 了 。最 近 ，一 本 由 广 东
出版 ，题 为 《我 和 刘 晓庆——一 个 不
得不 说 的 故 事 》　（以 下 简 称 《故
事》）的 50万 言 “巨 著”，在 第 八届 全 国 书
市上 亮 相 。据 《中 华 读 书 报 》透 露 ，该 书 开
印40万 册 ，以 版 税 形 式 结 算 稿 酬，“作 者 在
出版 发 行 前 即 可 获 得 预 付 的 部 分 版 税 ，数 目
可能 达 到 60-100万 元”，真 可 谓 后 来 者 居
上。恕 当 初 女 明 星 稿 成之 际 ，这 位 导 演 还 因
揭了 二 人 的 隐 私 而 恼怒 ，明 星 开 导 说 “这 实

际上 是 件 好 事”，看 来 言 不 虚 妄 ，确 有 远
见。

那么 ，这 本 《故 事 》写 些 什 么 呢？书 虽

未上 市 ，广 告 已 打 了 出 来：“本 书 真
实记 录 了 ……俩人从如 胶 似 漆 的 浪 浸
恋爱 生 活 到 爱 情 的 破 裂 ，以 至 为 此 闹
上法 庭 的 经 历”，并 且 刊 出 了 部 分 章
目，其 中 有 ：晓 庆 的 房 间 、胸 罩 事
件、谁 为 奴 作 伴 、有 人 来 捉 奸 、在 北
京的 同 居 生 活 等 等 。真 够 刺 激 的 了 ，
怪不 得 独 家 销 售 的 某 书 店 要 悬 贳 ：

“ 举报 盗 版 者 奖 励5万 元。”
对于 这 场 货 真 价 实 隐 私 大 战 的 性

质，笔 者 不 怒 多 说 ，因 为 已 有 人批评
这种 糟 踏 纸 墨 ，尤 其 是 读 者 光 阴 的 行
径，甚 至 还 规 劝 过 这 位 导 演 自 尊 自
重，勿 写 书 回 应 。但 谁 听 你 的 ？若 再

多言 ，没 准 要 换 一 句 抢 白 ：“卖 隐 私
得有 资 格 ，你 有 吗 ？何 苦 自 讨 没 趣 。

只是 免 不 了 要 为 那 些 在 案 头 躬 耕
的学 者 们 悲 哀 。他 们 煎 精 熬 血 写 出 来
的宣 传 科 学 真 理 、有 利 国 计 民 生 的 著
述常 常 在 出 版 社 遭 冷 眼 ，出 版 了 也 得
自产 自 销 ，即 使 是 正 版 书 ，千 字 二 三
十元 的 稿 费 还 屡 屡 拖 欠 ，几 时 有 过 卖
隐私 者 们 如此 风 光 ？

然而 这 种 风 光 断 乎 不 是 正 常 社 会

美丽 的 风 景 ，相 反 倒 是 煞 了 读 书 人 的 风 景 。如
果我 们 那 些 负 有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、提 高 国 民 素 质
重任 的 出 版 部 门 也美丑 不 分 ，优 劣 莫 辨 ，两 眼

紧盯 在 钱 袋 上 ，热 衷 于 为 名 人 的
“ 暴 露 癖 ”铺 设 温 床 ，助 其 繁

茂，那 真 会 像 杨 贵 妃 得 宠 之 后 ，白
居易 慨 叹 的 “遂 令 天 下 父 母心 ，不
重生 男 重 生 女”。而 用 此 类 书 籍 熏
陶出 来 的 读 者 ，除 了 “窥 私 欲 ”膨
胀之 外 ，还 能 长 进 些 什 么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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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播 、电视里 ，有档游戏节 目 叫 “脑筋急
转弯”，常逗得少男 少女乐不可支 。连我那尚
在幼 儿园的小儿子 ，也嚷着要与我比比谁的
脑瓜转弯快 。

无奈 之 下 ，跑到 少 儿书 店 买来一本 《脑
筋急转弯 》，算 是临时抱佛脚 。一页 一页读下
去——

“ 少女怀孕后怎么办？——赶快结婚。”
“岳飞为什么怒发冲冠？——抹了发胶 。
“ 青春痘长在哪儿 不担心？——别人脸

上。”

我的脑筋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了 。
少女 者 ，未成年之女孩 者 也 ；少女而怀

孕是事 关家 庭 、社 会的大 问题 ，“急转弯 ”却
要她“赶快结婚”，这样一来 ，婚姻 法 变成一

张废纸 。
岳飞 者 ，民族英雄是也 ，他的怒发冲冠 ，

乃为 大片 沦 陷 国 土不能收 复 ，为 无道君主 、
奸佞小 人 弄 权 ，为 报 国 无 门 ，壮志难 酬 。被
“ 急转弯 ”这样 一捣浆糊 ，岳武穆变成美容模
特了 。

青春痘 ，少 男 少女生理 发 育 的标志 也 ，
对一些刻意追求美的人来说 ，是个小小的缺
憾，巴 望 有什么 灵丹妙药 ，一抹 了 之 。然而 ，
说“青 春 痘 长 在 别 人 脸 上”，自 己 就 不 用 担
心，你说他冷漠 ，说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，甚
至说他对人缺少爱心 ，都不算太冤枉 。

“ 梅衰未减态 ，春嫩不禁寒。”请爱护孩
子幼小的心灵吧 ，不要让他们的脑筋转到令
人尴尬的“弯弯 ”里去 。

图为 富 县 直 罗 镇 柏 山 上 的
柏山 寺 塔 ，最 早 建 于 唐 代 。这
里原 是 柏 山 寺 所 在 地 ，塔也 为
寺院 所 属 。塔 身 为 砖砌 。平 面
呈八 边 八 角 ，每 边 长 3.7米 ，
直径 9.1米 。塔 高 43.3米 ，分
为十 一 层 。塔 身 外 每层 均 饰 有
唐宋 门 窗 斗拱 。有 的 门 又 作 小
龛，内 置 各 种 人物 像 石 雕 ，是
唐宋 时 代 汉 族 及 少 数 民 族 的 作
品。

本报记者 韩庚摄

职工文化 的 新 视 角
——与咸阳市工人文化宫主任修骏一席谈

宗德

咸阳 市 工 人 文 化宫 ，近 几 年 来 在激 烈的 文 化市
场竞 争 中 不断发展壮大 ，较好地发挥 了 “学校 ”和 “乐
园”的 作用 ，先后12次受 到 全总 、省总 、市政府的 表彰
和奖 励 。在经 济 大 潮 冲 击职 工 文 化的 困 惑 与 尴尬之
中，咸 阳 市 工 人文 化宫 何 以 闯 出 一 条 红 红 火 火 的 新
路？围 绕这个 问题 ，日 前 ，笔 者 走 访 了咸阳市 工 人文
化宫 主任修骏。

问：随 着 计 划 经 济体 制 向 社 会 主 义 市场经 济体
制的 根 本 转 变 ，一 些 长 期 从 事
职工 文 化 工 作 的 同 志 感 叹 ：职
工文 化 工 作 越来 越 难搞 了 。请
问，你对此有何感 想 ？

修：可 以说 ，改革 为职工文
化工 作 带 来 了 生 机和 活 力 ，但
也提 出 了 一 个 新 的 课 题和挑 战 。文 化宫 是社 会 主 义
精神 文 明 建 设 的 前 沿 阵地 和 窗 口 ，是 工 会 联 系 职工
群众 的桥梁和纽带 ，担负着提高职工 的 整体素 质 、开
展丰 富 多 彩 的 文 化活动 、为 工 运事业 和社 会 服 务 的
责任 ；同 时 ，文化宫 又要顺应改革形势 ，走 向 市场 ，在
大变革 中 谋求 更大的发展 。细细揣度 ，就会窥 出 一个
新视觉来 。

问：请结 合你们文化宫 的 自 身 实际 ，具体地谈 一
谈这个新视觉 。

修：在 “断 奶 ”之 后 ，我们确定 了 这样一个 工作思
路：在 发展职工 文 化 、社会需求 与 当 地经 济 建 设上 寻
找焊接 点 。陆续开办了 实用 技术 和政治 、文 化艺术教

育等 各 类
培训 班 ，
培训 了 来
自西 北 五
省区 大批
人员 ，在
寒曙 假举
办中 小学
美术 、书
法、钢琴 、
合唱 等 各
类学 习
班；组 织

专业干 部为 老年 大学 、少儿 艺术 中 心 、驻军部队 等 单
位进 行 辅 导 。此 外 ，还 在 文 企 联姻 上 大 作 文 章 ：定 期
组织专业干 部到厂矿 单 位 ，搞新闻写作 、指挥 、合唱 、
舞蹈 等 方 面 的辅导 ；联手搞庆典 、节 目 联欢 等 各 种文
化活动 ；组织 创作 厂矿 、行业歌 曲 ，倡 导企业精 神 ，展
现企业 风采 。并在宫橱窗 内 ，分期分批地介绍咸 阳 知
名企业 和 英 模 。这 些焊接 点 为 职 工 文 化的 发 展 廓 清
了道路 。

问：据我所知 ，职工 文 化在很 多 方面都是难 以 与
经济效 益挂起钩来 的 。在这种情形 下 ，你们 又 如何达
到两个效益相统一呢 ？

修：我 们一 方 面 抓创收 ，这 用 现 代 经 营 手段 ，实
行规模 经 营 ，将 分 散 的 同 一 类 型 的 娱 乐项 目 集 中 起
来，形成独具特 色 的 “桌球 世 界”、“电 子 游 戏 中 心”、
“ 影 视城”，用 大气势 的娱 乐氛 围吸 引 群 众 。在此基 础
上，又拓 展 经 营 渠 道 ，办合 资 公 司 ，研 制 出 了 前 列通
药贴 ，等 四 种 产 品 ，取 得 了 良 好 的 经 济效 益 ，为 职工
文化的 发展 奠定 了 基础 ；另 一 方面 ，则根据职工 的 文
化需 求 ，多 方位 、多 层 次 地开 展 文 化 活动 ，我们相继
举办 了 “全 国 职 工 ‘奥达杯 ’家 庭摄 影 大 赛”、“全 国 职

工多 彩 的 双休 日 征文 大 赛”、“陕西 省职工 电 视 演 唱
比赛 ”等 重 大 的 文 化 活 动 。还 开 办 了 “双 休 日 大 舞
台”，职工 自 编 自 演 、自 娱 自 乐 ，让他们在健康 、文 明 、
向上 的 活动中 度过双休 日 。以文补文时 ，我们 力 争将
思想性 、知 识性 、趣味性融为一体 ；多业助 文时 ，我们
又尽 可能 地将 文 化 因 子 同 宣 传 企 业 形 象 结 合起来 ，
相互作用 ，相得益彰 。

问：这 是 否 就是你们提 出 的 那 个 职工 文 化新 生
代？

修：不错 。有一个事就很能 说明 问 题 ：去 年 ，文化
宫所属 的 文 海 公 司 出 资20万 元 设 立 了 “文 海杯咸 阳
市‘五 个 一 工 程 ’文 艺 创 作 奖 励 基 金”。此 一 举 ，不仅
扶持和推动 了 文 艺精品的 创作 ，还响亮地宣 传 了 “文
海公 司”，又 自 然地扩大 了 文化宫 的 影 响而反 作 用 于
各种经营项 目 。

问：听说你们近 年来 ，在抓职 工文化上还 有大 手
笔的 举措 。

修：这 也 是 一个 视觉 问 题 。时 代在突 飞 猛进 ，职
工的 文 化品位 也 不 断提高 ，如果我们 仍 囿 于 固 有 的
那一 套模式 ，根本就 谈 不上 发展 。要 适 应 改 革就要有
新思 维 、新运 作 。基于 此 ，我们 走 出 了 博 采众 长 求 突

破，走 了 围 墙 图 发 展 这一 着 ：先
后数次邀 请 了 国 内外的 一些教
授来文 化宫 讲座 、办展 览 、搞演
出，曾 多 次 组 织 出 国 或 赴 外省
进行 文 化 交 流 ，和 国 外 艺 术 家
们共 同 完成 了 大 型 壁 画 的 创

作、美术 展 示和钢琴演奏会 、文学讲座 等 各种 文 化活
动。通过 广 泛地文 化交 流 ，结 识了 朋 友 ，开阔 了 眼 界 ，
吸取 了 经验 ，对各项 工 作都起 到 了 积极地推动作用 。
1 990年 ，我 们 请来 了 澳大 利亚著 名版画家 、社会 活动
家杰 夫 ·荷 克 来 文 化宫 办画 展 ，自 此 后 ，来 往 不断 ，
或讲学 、或和 我宫 美 术 干 部 联 合 作 画 。这 一 活动 ，得
到了 澳 大 利亚 莫 兰 德 市 市长 和咸 阳 市 委 、市政府 领
导的 高 度 夸 赞 。正是这 种 交 流 ，将 遥远 的 心 灵 沟通 ，
促使 两 市结成了 友好城市 。

交谈 即将结束时 ，这位宫主任满 怀信心地说道 ：
“ 职工文 化前景广阔 ，只要我们 紧跟时代步伐 ，不断进
取，就一定能辟出一个职工文 化大发展的蹊径来”。

我
走
了
回
“
西
口”

薛
海
春

我家 住川 口 ，黄河一渡 口 。从 古代大 禹 治
水到 而今 的现代化治黄 工 程 ，无不凝聚着纤夫
们祖祖辈辈 的 希望 ，子 子孙孙 的 感慨 。就是现
在，这 个 古渡 ，仍然 是军事 、交通 、生 活 、运
输的 一个 重要 口 岸 。一九四 八 年三 月 二十三 日
毛泽东 主席 率部也从这里东 渡 。

人说：“靠 山 吃 山 ，靠水吃水”。我们村
的人 世 世代代生活在黄河岸边，“只 靠吃水 ”
因而 男 人都作 纤夫 ，都走 “西 口”。即 沿 黄河
上下拉纤 ，经 商 ，或是 长途贩运 。

我从小 生 长在 黄河 岸边 ，深 知 纤
夫的 艰 难 。我 的 爷 爷 就 是 在 数 九 寒
天，为 了 使全家 人度过 年 关 ，冒 着 生
命的 危险 ，在黄河上拉纤摆渡 ，因船
困河涂 ，赤 身 下水背船 ，腿部筋 骨被
几尺 厚 的 冰凌 刺断 ，保 住 了 性命 ，落
了个终 生残疾 。我的 父 亲 又 是在 黄河
上拉 纤 ，一次在碛 口 上游 七 八 丈 高 的
悬崖 上 拉 纤 ，因 上 游 涨 水 ，浪 高 风
紧，逆 水 行舟 ，人 力所不及 ，七八个
纤夫 套着纤绳 从悬崖 上摔下 ，随 着 货
船下 流 ，把 人拉 入 水底 ，我的父 亲凭
着高超 的 水性 ，清醒 的 头脑 ，脱掉套
在身 上 的 纤 绳 ，浮 上 水 面 ，被 人 救
下，其余纤 夫连 同 货船全部遇难 。从
此，父 亲 发誓改 行 ，给 小镇 上 的 “老
板”当 了 店 员 。到 了 我们这一 代 ，应
该说改 一改历 史 ，我十 九 岁 那年 ，正
值困 难时期 ，村 里 人普遍没有粮吃 ，
听说 黄河上游 的河 曲 、保德一带粮食
便宜 ，便三三 两两不约而 同 去贩粮 ，
父亲 通过熟 人 高 息借到一 笔款 子 ，我
与门 中 两 个有经验的 哥哥 海 清 和海喜
结伴 出门，走 了 “西 口 ”，去时每人担 了 五 六
十斤 土布 ，到 了 保德地面 ，粮食确也便宜 ，三
人卖 掉 了 土 布 ，买 了 一 只 木 船 ，装 了 一 船 小
米。三个人做 了 明确的分工 ，海喜年长 ，经验
丰富 ，熟悉航线 ，负责掌舵 ，统一指挥 ；海 清
头脑 灵 活 ，负 责买 办 ；我 高 中 文 化 ，负 责帐
务。对我来说 ，平生 第 一次 出 门 ，而且走的 是

“ 西 口”，开 始时年轻气盛 ，听着纤夫们演绎
出许 多 动 人 的 故 事 ，觉 得 很 是 潇 洒 ，很 是 开

心。可 当 木 船行至离家还有一百 多 里路的时候 ，
面前 出 现 了 黄河上著名 的佳芦 浪峰 ，宽 阔 的 河面
上山 一样的暗礁不规则地排开 ，形成一个一个汹
涌的 浪 涛 ，浪涛一个跟着一个 ，雪崩似地重叠起
来，卷起 巨大的 浪峰 ，掀到半天空 ，发 出雷鸣般
的吼声 ，然 后象瀑布一样崩 泻下来 ，横挡在奔腾
咆哮的 黄河急流之 中 ，使本来雄伟怒 号的 黄河 更
加怒 不可 及 ，几十丈高 的 浊浪腾 云起雾 ，凌空翻
腾。这 其 中 只有丈余宽 的一个 口 子 可以航行 ，在
这个 口 子通过的船 只 成 千 上 万 ，毁掉的船 只 也 不

计其数 。我们的木船行驶到佳芦浪峰的 上
游，停在一个较缓 的 口 岸 ，爬上附近一个
高高 的 山 坡 ，有经验的 两位哥哥看好 了 航
线，三 个 人便 上 了船 ，脱掉了 衣服 ，包好
自己 口 袋 里 的 钱 财 ，真 象 赌 徒 最 后 的 一
搏，开 始放船 ，我 只死死抱着木船上那 只
棹扇 ，全 靠两位哥哥 密切的配 合 ，木 船接
近那 个 口 子时 ，一下跌入 浪峰谷底 ，满天
的黄泥水雾 ，溅得人浑 身 透 湿 ，还 没有 回
过神来 ，又 一 下跃上浪峰峰 顶 ，真如银河
冲破天际倾 倒 下来 。突 然 ，两位哥哥大喊
一声 ，木船如 离弦 的 箭 ，飞 出 佳芦浪峰的

豁口 ，这时的我早 已 魂 飞天外 ，冷汗和泥
水交 织 在一起 ，溅满了 全身 ，呆滞地站在船
上。海 清 哥 哥 初 通 文 墨 ，随 口 念 出 两 句 诗
来：“两 岸 猿 声 啼 不 住 ，轻 舟 已 过 万 重 山 ”。
这时我 才 回 过 神 来 ，好 像凝 固 的 生 命 又 一
次获得 了 新生 。现在想起 ，当 年 的 惊险情景
决不 次 于 今 日 柯 受 良 先 生 的 壶 口 飞 越 ，后
来，听 说 当 地政府 组 织 水 文 站 的 同 志把佳
芦浪峰 的 暗 礁炸掉 ，船毁 人 亡 的 事件 也 就
很少发 生 。

离别 三 十 年 ，弹指 一挥 间 。这次 回 家 ，
看到 黄河的水 势有变 ，涛 声依 旧 ，昔 日 赤 身 裸体的
纤夫 生 活彻底结束 。沿河 两岸停 泊 的 多 是机船 ，少
量的 木 船上也安装 了 马达 ，年轻的 纤夫西装 革履 ，
时髦 夹 克 ，英 俊 潇 洒 ，船 上放着悠扬 的 歌 曲 ，成 了
人们 旅 游观 光 的 去 处 。这不 正 是黄河纤 夫 象 先 辈
一样濡 山 岳之 精 灵 ，沫河川 之气 韵 ，怀 着 希望 ，怀
着理想在艰险崎岖的坎坷中踏 出 的路吗 ，这不正是
黄河纤夫象先辈一样 ，祖祖辈辈 ，世世代代 ，英 勇顽
强，流血牺牲 ，治黄治水踏出 的路吗 ，我将铭记 。

饥香饱臭
贾会 民

如今 ，人们想吃什么 ，要吃什么 ，将要吃什
么，谁也着摸不透 。鸡爪子 、猪屁股眼 、美 名 凤
爪、葫 芦头 ；长 虫 、懒猫 ，美 其名 是龙 虎 斗……
而这 一切 ，在二十年 前 ，不过是倒进垃圾堆 里的
野狗之食 。

那年初到 白 水 县农村下 乡 时 ，二十 几人 的 集
体社 ，泔 水 不 多 也 不 算
少，经农 民提示 ，大伙用
伙食费买了 头壳郎猪 。春
节前开刀 问斩时 ，轮巧我
是火 头 军 。当 地 缺 水 少
煤，我 就 下 面 锅 里 煮
肉，上 面 笼 里 蒸 馍 ；一 碗 面 条 饭 ，半 碗 都 是
肉；一 群 男 女 青 年 ，不 论 高 低 ，胖 瘦 ，俊 丑 ，
谁也 不 挑 肥 拣 瘦 。那 狼 吞 虎 咽 的 情 势 ，淋 漓 尽
致地 体 现 了 两 个 字 ：香 美 ！出 于 对 这 种 感 受 的
追续 渴 望 ，春 节 过 后 ，大 伙 又 买 了 头 壳 郎 猪给
养了 起来 。

这年 之 夏 过 后 ，生 产 队 给 知 青 放 了 两 天
假，我 和 一 位 朋 友 去 数 里 外 的 水 库 玩 水 ，碰 巧
见几 位 农 民 正 在 小 河 边 杀 牛 。经 询 问 得知 ，牛

是不小心从 山 崖上掉进 沟里摔死的 。这无疑是一次
解馋 的 绝 好 机 会 。我 俩 摸 遍 全 身 仅 有 一 块 钱 ，农
民操 刀 在 牛 屁 股 上 割 下 约 五 斤 的 肉 ，这 就 完 成 了
近似 原 始 的 货 币 交 换 。回 到 朋 友 的 住 处 ，他 洗
肉，我 点 火 ，待 锅 里 刚 飘 出 肉 腥味 ，我 俩便 急 不可 耐
地操 刀 ，你 切一块 ，我割 一片地大 吃起 来 ，待 我 俩吃

出了 生 肉 味 ，锅 里 仅 剩 下 不
足一斤 牛 肉 了 。

农历 八 月 十 五 前 夕 ，大
伙历 数 集 体灶 的 诸 多 弊 端 ，
群情 之 下 ，集 体 灶 倒 台 了 。
最倒 霉 的 当 属 春 节 后 买 的

那头壳 郎 猪——杀 ！结 果 ，我 和 朋 友 共 分 得 六 斤 猪
肉。我 俩 忙 活 了 一 个 多 小 时 ，便 一 人 一 大 碗 爆 炒猪
肉片 干 吃起 来 ，末 了 剩 下一 碗猪 油 。

从此 ，我 就再 也 没 有 如 此 这 般 地 在吹 牛地吃过
大块 、大 碗 肉 。尤 其 是近 十 年 ，吃 肉 的 时 日 多 了 ，可
怎么 也 吃不 出 当 年 用 盐和花椒 煮 出 来 的 肉 香味 。思
前想 后 ，竟 想 起 一位 凡 夫 和 一位哲 人 的 对话 。凡 夫 ：
“ 世上 什 么 东 西最 香？什么 东 西最臭？哲 人 ：“饥 香
饱臭！”


